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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近年来，演艺行业面临严
峻考验。疫情影响下，无论是
专业剧场还是乡间舞台，线下
演出机会充满了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加之演出市场不够成
熟、缺少商业资本支撑，民俗
型演出逐渐失去表演环境，变
成需要保护才能传承下去的
手艺。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实
时监测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演
出市场，4月30日—5月4日
期间：全国演出场次（含旅游
演艺）总计约5900场，与去年
五一假期同比下降53%；演出
票房收入约1.43亿元，同比下
降79%；观演人次200余万，
同比下降67%。

在此背景下，如何转战线
上平台，在直播间内开辟第二
舞台成为不少演艺行业从业
者自我转型的首选路径。与
此同时，伴随着网络直播新业
态迅速兴起，“直播打赏”商业
模式悄然出现，成为演艺行业
从业者的另一重要收入来源。

提升演艺行业收入

谭伟海是从扬州农村木
匠家庭走出来的盲人竹笛演
奏家，曾经是中国残疾人最高
级别艺术团体的正式演员，也
是我国首位在国际运动会上
进行笛子独奏的演员。

2020年1月，因为疫情缘
故而失去线下演出机会的谭
伟海开始尝试做直播。回忆
当时的情形时他表示，日常生
活开销和每月1万多元的房
贷让自己感到经济压力很大。

刚做直播那会儿，谭伟海
只是以经典音乐分享为主，如
《沧海一声笑》《铁血丹心》《敢
问路在何方》都很受欢迎，有
时一个晚上，应网友要求他会
连续吹 20 多遍《沧海一声
笑》。陆陆续续，一些喜欢他
音乐的网友发来几元钱的“打
赏”，谭伟海感到很惊喜，产生
了一种有用武之地的感觉。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谭
伟海人气聚集起来了，打赏和
直播带来的其他收入也水涨
船高，目前已实现月入过万
元。“这两年，直播收入除了每
月还房贷，还能有积蓄，我也
可以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更
多。过几天，就要为孩子挑选
幼儿园了。”聊到这，谭伟海脸

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对于艺术家是否应该在

直播间赚钱这件事，谭伟海并
不避讳，他坦言也曾受到过质
疑。“有人在直播间批评我，认
为这种模式上不了台面。”谭
伟海说，不少粉丝帮他作出回
复，表示艺术家也需要吃饭。

谭伟海认为，做好音乐事
业不能没有物质方面的支
持。直播打赏和点赞一样，都
代表观众对演出者劳动成果
的认可。

谭伟海的经历并非个案，
演艺行业“转场”线上舞台成
为一种潮流和趋势。数据显
示，过去一年，仅抖音平台，演
艺类直播超过3200万场，场
均观看人次超过3900人，相
当于每天都有近9万场中等
观众规模的演出在抖音上演。

此外，一些高水平高规格
的演出也试水直播。今年7
月，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
的获奖剧目《醒·狮》原计划在
成都进行线下演出，由于疫情
原因，演出临时以1元票价转
为线上直播，吸引了超过340
万人付费观看。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演艺
团体把直播打赏收入用作公
益活动。中央民族乐团每周
二在抖音都有公益直播，直播
间里关闭了打赏功能，增加了
公益捐赠入口，观众可以直接
捐赠给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给大山里的音乐课堂”公益
项目，项目将为山区学生搭建
音乐教室，提供师资培训等。

文艺演出在线上的流行，
也反哺到线下剧院；打赏模式
的普及，更让线下剧院的修
缮维护得到经费保障。据了
解，沈阳的南风大剧院受到
疫情影响，长期上座率仅为
20%左右，经营面临困境。
通过抖音直播种草，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剧场，上座
率有了明显提升，老剧场焕发
出新活力。

助非遗演出再现活力

直播经济和打赏模式除
了为主流演艺团体打开新市
场、带来新收益外，一部分濒
危非遗演出项目也借助“线上
东风”重新获得关注。

在人口只有两三万的少
数民族京族，有一种琴名为

“独弦琴”，琴身仅有一根琴
弦，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

2011年，独弦琴入选了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

但由于传统独弦琴的传
承从不记谱，因此会弹这种乐
器的人很少，甚至很多京族年
轻人都不知道这是自己民族
特有的乐器和文化。

2021年起，京族女孩、非
遗传承人赵霞开始在抖音直
播间演奏独弦琴，不到一年时
间她就收获了40万粉丝。“直
播获得的打赏收入帮助我支
撑起线下教学。”赵霞说，“但
更重要的是，打赏带来效益的
远不止钱本身。直播突破了
地域的限制，这些小众的内容
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收获新
观众，从而使非遗文化得到更
好地传承。”

对于直播经济和打赏模
式成为传统及新兴演艺行业

“新引擎”这一现象，中国人民
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李
彪分析认为，直播打赏的外溢
效应对于小众、濒危的艺术类
项目有一定的补偿作用，助力
濒危非遗演出再现活力，有助
于演艺生态的多元化、多层次
发展。“此外，直播打赏商业模
式还可以促进演员不断提高
自己的演出水平。因为在直
播平台里，网友不喜欢会随时
离开，所以只有演员提高自己
的技艺才能吸引观众。”他说。

在李彪看来，直播打赏已
经成为演艺经济新的形态，直
播打赏商业模式本身也是一
种内容经济和内容产业，故
直播打赏相当于内容付费。
一般而言，影视视频平台是
先付费购买会员服务，然后
才能在平台上观看各类节目，
但直播打赏是是先观看节目
再付费，这种模式更符合消费
者的文化消费心态。因为质
量好了再付钱，质量不好可以
不付钱。

“此外，北京天桥早年就
有老把式表演，一群人围观
看，看完了以后给钱，从某种
意义来讲，这就是当时的老把
式转移到线上的表演形态，只
不过场地发生了改变。”李彪
说，“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
说，它就是一个内容付费。作
为内容产业，通过内容换取经
济收入，这是无可厚非的。”

大力度解决“直播打赏”

背后的问题

虽然直播打赏作为直播

演艺经济蓬勃发展下的一种
新商业模式，但一段时期以
来，“高额打赏”“未成年人打
赏”等事件引发舆论争议。

今年 5 月份，中央文明
办、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网
络直播打赏加强未成年人保
护的意见》，提出将通过大力
度的规范整治夯实各方责任，
建立长效监管工作机制，切实
规范直播秩序，坚决遏制不良
倾向、行业乱象，促进网络直
播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共建文
明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

对此，抖音直播运营负责
人袁思会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针对大家比
较关心的未成年人打赏问题，
我们建立了事前预防、事中拦
截、事后保障等一系列机制，
开通全天候未成年人客服专
线，对未成年人打赏予以退
款。此外，抖音平台除日常对
各类违规行为处罚外，还针对
不良PK、网络黑灰产等展开
专项治理。为了从源头规范
MCN/公会等直播机构的经
营行为，平台对公会和主播定

期进行培训、教育及管理，推
动行业更好发展。”

“自2020年以来，直播行
业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是电
商发展起来，我们涌现出一大
批专业优质主播，像罗永浩、
东方甄选等。与此同时，内
容直播也朝着多元优质专业
方向发展。直播突破了地域
的限制，让小众演出内容收获
新舞台、新观众、新收入、新传
承。不仅如此，除了才艺直
播，抖音还有体育、科技、美
食、旅行等在内的30余个直
播内容品类。”袁思会说，“我
们发现越来越多专业主播生
产了优质内容后，用户会主动
为这些优质内容付费。主播
们收到打赏后，会更加精进
自己的技艺，再创优质新作
品，最终形成良性的内容生态
闭环。”

谈到未来直播平台的治
理方向时，袁思会表示，将继
续在优质内容扶持和平台治
理上加大投入，与各方联手，
推动行业发展更加规范健康，
为用户提供更多优质内容，也
为演员收入和文化传承带来
更多增量。

演艺行业借演艺行业借““直播打赏直播打赏””迎来新生机迎来新生机

盲人竹笛演奏家谭伟海在抖音直播间。陆 晗摄


